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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消费者娱乐休闲行为的 RBD 建设方向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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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RBD 建设是城市发展的重要研究课题，而分析城市的娱乐休闲消费行为，是合理规划建设RBD 的重要

途径。采用理论演绎法和现象归纳法得出生活形态、娱乐休闲态度、娱乐休闲行为、娱乐休闲场所选择的影响因素

等变量体系，以长沙市RBD 区域为调查对象，用大样本随机抽样调查方式获得基础数据，对生活形态和娱乐休闲态

度进行聚类回归分析得到消费者类群，结合娱乐休闲消费行为进行类群命名；对娱乐休闲场所选择影响因素进行因

子分析得到主要因子，与消费者类群进行对应分析揭示对应关系，基于研究结果提出RBD 建设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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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现状与意义 

城市游憩商业区（RBD，Recreational Business District）的概念由C.Stansfield 和J.E.Rickert 于1970年在研究旅游

区的购物问题时提出，当时他们对RBD 的定义是：为满足季节性涌入城市的游客的需要而在城市内集中布置酒店、娱乐业、礼

品与精品商店的街区[1]。随后，RBD 的概念在研究中得到延伸，其关注点扩展到以游憩和商业服务功能为主的各种设施的空间集

聚[2]。并且，作为城市游憩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RBD 的建设对城市发展的作用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刘苏衡等提出RBD 的旅

游、休闲、商业功能对地区经济乃至整个城市的宏观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且这种作用将大于传统意义的中心商务区（CBD，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3]；曲凌雁等指出游憩商业区的联动效应将会导致RBD 成为刺激地区经济发展的强心剂，成为城

市价值的新坐标[4]。 

RBD 的建设对于城市的物质空间和经济文化都有着深远影响，而其相关理论研究却相对缺乏。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RBD 

的概念阐释和范围界定、针对以旅游为主导产业的城市功能布局和旅游服务设施供给问题的探讨[5- 8]。国内对RBD 的研究相对较

晚，在保继刚首次将RBD 的概念引入城市与旅游研究之后[9]，国内的研究在RBD 的概念、形成机制、功能与类型划分以及其对城

市的影响等方面形成了较系统的成果[9- 14]。然而关于城市的RBD建设，现有研究成果集中于对城市重点地段的商业策划、物质实

体规划和开发模式探讨，对RBD 建设的指导性和实践意义仍显不足[15]。另一方面，从消费者视角对城市RBD 的实证研究逐渐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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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关注：刘俊等运用期望差异模型研究了广州市北京路消费者的满意度[16]；张立生通过对上海市城隍庙的消费者进行调查，提

出游览、餐饮与购物是城市RBD 最受关注的消费项目[17]；方远平等通过游客调查，对北京路RBD 的基本特征做出了总体评价，

并就定位与建设提出了初步建议[18]。 

在城市规划与建设的视角逐渐转向“民生”的背景下，面向城市娱乐休闲的主要消费者、城市RBD 建设的重要服务群体，

充分考虑其消费行为，是城市RBD 建设的重要研究课题。已有基于消费者视角的研究，多关注城市内特定RBD 地段的建成环境

评价和公共服务、经营性服务的满意度调查，依据调查结果提出改进意见，没有对消费者进行类型上的深入分析，缺乏对消费

者需求多元性和差异性的深入关照。鉴于此，本文尝试以消费者生活形态与娱乐休闲态度着手进行综合分类，归纳不同类型消

费者的娱乐休闲消费行为特征，通过对娱乐休闲场所选择影响因素进行因子分析得到主要因子，与娱乐休闲消费者人群类群进

行对应分析揭示对应关系，对RBD 的建设方向提出建议。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思路 

娱乐休闲是现代城市RBD 的核心功能之一，人们生活形态、休闲娱乐态度的差异，产生了对RBD 建设的不同要求，客观上

出现了特征性明显的娱乐休闲消费行为。主动适应人们的娱乐休闲需求是城市RBD 建设的重要方向。采用理论演绎法和现象归

纳法得出人口学特征、娱乐休闲消费影响因素、生活形态、娱乐休闲态度及娱乐休闲场所偏好5组变量，以娱乐休闲消费者为调

查对象，用大样本随机抽样调查方式获得基础数据，采用理论演绎法和现象归纳法得出生活形态、娱乐休闲态度、娱乐休闲行

为、娱乐休闲场所选择的影响因素等变量体系，以长沙市娱乐休闲消费者为调查对象，用大样本随机抽样调查方式获得基础数

据，对生活形态和娱乐休闲态度进行聚类回归分析得到RBD 娱乐休闲消费者类群，结合娱乐休闲消费行为对RBD 娱乐休闲消费

者类群命名；对娱乐休闲场所选择影响因素进行因子分析得到主要因子，与RBD 娱乐休闲消费者类群进行对应分析揭示对应关

系。依据对应关系进行RBD 建设方向讨论。 

2.2 研究对象的典型性 

作为湖南省会城市、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享有“娱乐之都”美誉的长沙市拥有良好的娱乐休闲产业发展基础，2005 年休闲

产业的产值近600 亿元，占全市GDP（1 517 亿元）将近40%的比重。至2010年，全市已形成了大型购物中心（如五一广场）、

商业步行街区（如太平街）、文化旅游休闲区（如岳麓山风景区）、山水景观游憩区（如湘江风光带）等多种形式、较成规模

的城市RBD。选取长沙市作为研究区域具有典型性。 

2.3 问卷与量表设计 

围绕娱乐休闲的影响因素与娱乐态度及娱乐休闲行为偏好的关系，具体设计了人口学特征、娱乐休闲场所选择影响因素、

生活形态、娱乐休闲态度及娱乐休闲行为偏好5 组变量。人口学特征部分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家庭人均月收入5

项，测量被访者的人口学特征和社会经济地位；娱乐休闲行为偏好主要涉及了娱乐休闲场所选择偏好、消费伙伴偏好、消费频

次和额度；娱乐休闲场所选择影响因素设计了交通费用、娱乐费用、饮品价格、交通时间、通畅程度、朋友意见、结伴需求、

交通安全、食品安全、治安状况、项目特色、服务质量、装修档次、设备档次、知名度等15 项；生活形态是相对抽象的变量，

测度方法主要有AIO 和VALS，由于我国消费者的观念和行为同西方存在巨大差异，本文基于吴垠的CHINA- VALS 模型[19]，结合

长沙RBD娱乐休闲消费者的实际情况进行修订，如删除“有时我会买一些不需要的东西自娱”、“电视上的广告和节目我都喜欢”

等指标，加入“同情心是永远应该保持的美德”等指标设计出测量RBD 娱乐休闲消费者生活形态的量表；对娱乐休闲态度量表

的设计，则主要借鉴了国际上权威的爱普和克朗普顿旅游影响态度量表并进行一定简化，采用“为娱乐花钱是不值得”和“娱

乐是最好的社交媒介”两个观测变量来反应被访者的娱乐休闲态度。量表采用5 分值的李克特量表要求被访者用从1（很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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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5（非常同意）的等级方法来表明赞同程度。 

2.4 基础数据的获得及其样本特征 

采用区域控制定点定量发放问卷的办法，在长沙市建成区的五一广场、太平街、烈士公园、湘江风光带等代表性地段发放

问卷1 200 份，回收有效问卷1 066 份，有效率为88.8%。 

样本性别构成为男49.58%，女50.42%。其中按年龄分，25—44 岁年龄段占43.38%，14 岁以下占1.50% ，15 —24 岁占36.81 %，

45—65 岁占14.37%，65 岁以上占3.94 %；按受教育程度分，大专及本科学历占51.69 % ，高中或中专占29.10 % ，研究生占

6.49 %，初中占11.49 %，小学及以下占1.22 %；按收入水平分，37.74 %的家庭人均月收入为1 001—1 999 元，501—999 元

占10.66 %，2 000—2 999元占28.96 %，3 000 元以上占18.87 %，500 元以下为3.77 %；按职业分，服务人员与销售人员人数

占21.56%，企事业管理人员占11.93 %，教师医生律师占11.35%，专业技术人员占6.77%，工人占9.92 %，学生占9.16%，公务员

占8.87 %，离退休人员占3.63%，农民占2.96%，其他职业的占11.93 %；按户籍分，长沙市常驻居民56%，长沙以外的湖南人31%，

外省人群13%。样本基本反映了长沙RBD 区域活动人群的特征。 

3 分析结果 

3.1 娱乐休闲态度与生活形态的相关关系 

进行娱乐休闲态度和生活形态的相关性分析，发现各相关变量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部分结果如表 1。细致看来，大部分

生活形态测试语句（变量）变量的均值大于 3，说明受访者对生活形态的相关指标感知强烈；在对娱乐休闲的评价中，消极态度

（L1）的均值大于 3、积极态度（L2）的均值小于 3，说明受访者对娱乐休闲态度的否定成分较重。 

 

3.2 基于聚类回归的消费者群体细分 

基于生活形态进行两阶段聚类得到消费者生活形态类群，通过主成分分析得到娱乐休闲态度的因子值。然后，以娱乐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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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为因变量，以 RBD 娱乐休闲消费者生活形态为自变量作聚类回归分析。具体方法为：将样本随机分为 K 个细分人群，估计

每个细分人群生活形态和娱乐休闲态度的回归方程，计算联合密度 L，然后重复操作，直到 L 达到最大值，即得到在 K 个细分

人群条件下样本消费者的划分。选取以上 K 个细分人群，计算各模型的 BIC 值以及联合密度 L 的对数值，选择 BIC 较小的模

型来确定各细分市场。计算结果见表 2。 

 

由表2 可以得出模型优越程度顺序：5 个（BIC=27 957）<4 个（BIC=27 989）<6 个（BIC=28 128）<7 个（BIC=28 373）。

据此，将城市RBD 娱乐休闲消费者分为五个细分人群进行分析，可得出各个细分人群的生活形态和娱乐休闲态度的回归方程及

样本量，见表2。属细分人群5 的样本最多，占总样本数的35.4%；在该人群细分中，生活形态对娱乐休闲态度的影响为0.21，

判定系数为0.48，说明生活形态与娱乐休闲态度的线性关系不很明显，即生活形态对娱乐休闲态度的影响不大。细分人群1 的

生活形态对娱乐休闲态度的影响为0.42，判定系数为0.32，说明生活形态对娱乐休闲态度的影响不大，两者间关系不显著。而

在细分人群2 与细分人群4中，生活形态对娱乐休闲态度的影响分别为0.59 和1.01，判定系数分别为0.51 和0.40，表明在这两

个人群细分中，生活形态对娱乐休闲态度有一定的影响。 

3.3 细分人群特征描述 

在细分人群的特征描述中，本文通过采用广义对应分析法，对各细分人群的人口学特征及娱乐休闲行为的关联进行分析。

分析结果如表3 所示。 

各细分人群所对应的特征突出的表现在消费频次和消费档次上，细分人群1 为低频次高消费群体、细分人群2 为高频次中

等消费群体、细分人群3为低频次低消费群体、细分人群4 为高频次低消费群体、细分人群5 为中频次中等消费群体5 类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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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各细分人群娱乐休闲场所选择影响因素的评价 

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各细分人群娱乐休闲场所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评价。具体步骤为：首先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娱乐休闲

场所选择的 15 个变量抽取 5 个主因子，然后根据各主因子与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得到各主因子的得分，计算公式如（1）所

示： 

 

式中：Fi 为第 i 个因子的得分；bi1，bi2，bi3„为 15 个变量在第 i 个因子上的载荷。通过主成分分析，抽取了 5 个主成分

因子。每个主成分的特征值都大于 1，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63.8%，说明这 5 个主因子基本包含了 15 个指标的信息，具体结果见

表 4。 

 

为了对各细分人群对娱乐休闲场所选择影响因素进行评价，进一步利用公式（1）计算各主成分因子在各细分人群中的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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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根据得分高低进行了排序分类，结果见表5。 

 

3.5 各消费群体的娱乐休闲行为特征 

低频次高消费群体的生活形态对其娱乐休闲态度的影响不十分显著，群体多为三口之家的中老年人群，其娱乐休闲活动多

和社会交际相关，喜好以度假地与酒店为娱乐休闲场所，选择娱乐休闲场所最看重硬件设施因子，其次是安全因子，而较少考

虑交通的时间花费和便利性。 

高频次中等消费群体的生活形态对其娱乐休闲态度的有一定影响，群体以中青年为主，其娱乐休闲活动多为同事结伴的形

式，喜好选择度假地与酒店为娱乐休闲场所，选择娱乐休闲场所最看重花费因子，其次是受到朋友的意见或结伴需要的群体影

响，较少考虑交通因子。 

低频次低消费群体的生活形态对其娱乐休闲态度的影响最为显著，而其娱乐休闲意向也往往在城市RBD 的规划设计中被忽

略。这部分人群较少进行远距离的娱乐休闲，其娱乐休闲活动多与家人一同进行，选择靠近住地的娱乐场所为主，选择娱乐休

闲场所最看重安全因子，其次则是花费因子，对娱乐休闲场所的硬件设施则要求较低。 

高频次低消费群体的生活形态对其娱乐休闲态度的影响显著，喜欢远距离的观光地和度假地作为娱乐休闲场所，娱乐休闲

活动多以朋友结伴或与陌生人组团的形式进行，选择娱乐休闲场所最看重群体影响，其次则是花费因子，对娱乐休闲场所的硬

件设施也要求较低。 

中频次中等消费群体的样本量最多，其生活形态对其娱乐休闲态度的影响很小，群体以三口之家的中青年为主，多以家庭

出游与朋友结伴的形式娱乐休闲，多选择度假地与酒店作为娱乐休闲场所，选择娱乐休闲场所最看重交通的时间花费和便利性，

其次是花费因子，群体的影响较少。 

总体上，在长沙市RBD 娱乐休闲消费者中仍有大多对娱乐休闲消费持消极态度，中低消费者仍是娱乐休闲消费主体。虽然

对于不同群体，影响其消费的重要因素各不相同，而安全因子和花费因子仍是RBD 娱乐休闲消费者普遍关注的因素。 

4 RBD 规划与建设方向 

4.1 现有RBD规划建设的模式与不足 

在国内快速建设时期的规划建设实践中不断涌现出大量的RBD 规划建设实例。回顾现有的国内RBD 建设实践，其模式大体

可分为：依托城市商务区的RBD 建设，如上海市的陆家嘴等，这一类的RBD 建设体现出利用商务区良好的区位优势和完善的商

务服务设施、主要为当地就业者和居民服务的特点；依托城市商业街区的RBD 建设，如广州市的北京路等，这一类的RBD 建设

体现出完善原有商业服务设施、营造良好的商业氛围的特点，其建设以商业步行街、商业广场的形式为主；依托旅游资源的R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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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如深圳市的华侨城等，这一类的RBD 建设以提供游憩休闲场所及设施为主、服务于居民和各地旅游者；依托旧城改造的

RBD 建设，如上海市的新天地等，这一类的RBD 建设往往以城市用地功能置换或产业升级为契机，通过增加游憩与商业设施形

成城市新的活力地段；依托城市开发战略的RBD 建设，如桂城“广佛”RBD 等，这一类的RBD 建设多由规划确定的发展定位为

指导，利用游憩与商业设施的集中建设带动城市或片区未来的发展。 

虽然国内的RBD 建设呈现出多种模式，然而目前国内城市RBD 的规划建设思路往往局限于对成功开发模式的借鉴和物质空

间的营造[15]，从而导致了全国范围内RBD 建设的严重趋同。而同时，随着消费者娱乐休闲消费观念的日渐成熟，各个消费群

体在娱乐休闲意向以及娱乐休闲场所的选择等方面的个性化需求日益突出，而这与城市RBD 趋同的娱乐休闲服务供给的矛盾也

愈发明显。可见，国内现有的RBD 规划建设模式难以适应RBD 走向服务多元化的发展方向，而要突破城市RBD 规划建设的困境，

思路的转变至关重要：在RBD 的规划建设中，应重视娱乐休闲活动参与主体自身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针对各个群体的不同需

求提供多样化的娱乐休闲服务、提高城市的活力。 

4.2 基于消费者娱乐休闲行为的长沙市RBD 建设方向 

基于生活形态和对娱乐休闲的态度所形成的长沙市消费群体的人群特征、娱乐消费行为特征进行对应分析，对长沙市的RBD 

建设方向提出如下建议：①加强RBD 规划建设中对中低消费群体的娱乐休闲需求的关注。中低消费者作为长沙市娱乐休闲消费

者的主体，其需求是否满足是衡量RBD建设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由前文分析可见，安全因子与花费因子是娱乐休闲消费者普遍

关心的因素，尤其是对于中低消费者。因此，一方面应在RBD的建设中注重整体环境的改善，尤其是公共空间环境质量的提高、

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城市管理的加强；另一方面，应注重RBD 建设中对公共利益保障，而不是盲目的进行房产开发、提高消费档

次。②整合资源，使RBD 的建设体系化。依据前文分析，不同消费群体对娱乐场所的类型、区位的选择、各影响因素的权衡呈

现出多元化的特征，这使得城市不同地段RBD 的建设难以满足各种消费群体的需求，而同时，生活在城市不同地段的居民也难

以获得其相应的理想服务。而RBD 的规划建设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通过建立较完善的服务体系为城市居民提供游憩休闲的空间，

因而将城市中的游憩与商业设施资源整合从而发挥最大效益是必要的；同时，由于城市RBD 的区位较为灵活、不与地价的峰值

区重合，将城市的RBD 建设为一个满足不同消费群体需求的、有等级结构的体系从而达到资源的整合是可行。在这个RBD 体系

的规划建设中，可针对不同地段的区位特点进行特色化的定位、并在市域范围内进行整体协调，进而促进城市娱乐休闲产业和

居民生活质量的综合提高。 

4.3 基于消费者娱乐休闲行为的RBD 规划建设 

通过长沙案例分析，结合国内RBD 规划建设模式，可以看出现有RBD 规划建设中的几个基本问题：①虽然在RBD 的规划建

设中不断强调多样性、鲜明的主题和文化内涵，但在开发与建设的过程中主题与文化往往沦为宣传素材，没有真正融入建成环

境中。究其原因是RBD 的规划建设中较少关注当地居民的需求而倾向于通过商业运营吸引外地游客，其开发也往往依托于已有

的物质资源而忽略人文因素，但主题与文化与当地居民的生活形态息息相关，同时，当地居民也是RBD 的重要服务对象。因而，

在RBD 规划建设定位时，充分尊重当地居民的生活形态和娱乐休闲行为，才能从根本上使RBD 的建设主题鲜明、文化多样。②

现有的指导RBD 建设的规划尚未形成较完整的体系，其管理主体与开发主体往往也并不明确。因而，城市的RBD建设存在宏观上

协调不足的问题。RBD 的建设对于城市的作用并不仅仅是带动经济发展，其对于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治安管理的加强也起着

重要的促进作用。因而RBD 的规划建设应在多个尺度上探讨：在宏观尺度上定位RBD 的辐射范围、在市域范围内协调RBD 的功

能定位、在场地尺度上研究RBD 的详细设计。而在不同尺度上，不同消费群体的娱乐休闲行为与需求对于RBD 的规划与设计都

起着重要作用。这使得指导RBD 建设的规划需形成多尺度、多主体、多层级的体系。 

5 研究结论与展望 

5.1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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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RBD 人群类型及其娱乐休闲行为特色。长沙市RBD 区域存在着低频次高消费群体、高频次中等消费群体、低频次低

消费群体、高频次低消费群体、中频次中等消费群体5 类群体。 

低频次高消费群体的生活形态对其娱乐休闲态度的影响不十分显著，娱乐休闲活动多和社会交际相关，娱乐休闲场所的选

择集中在度假地与酒店；选择娱乐休闲场所看重硬件设施，也注重安全问题。 

高频次中等消费群体的生活形态对其娱乐休闲态度的有一定影响，集中在度假地与酒店娱乐休闲。选择娱乐休闲场所注重

花费因子，也受到朋友的意见或结伴需要的群体影响。 

低频次低消费群体的生活形态对其娱乐休闲态度的影响最为显著，多与家人一同在靠近住地为主公共场所娱乐休闲；选择

娱乐休闲场所看重安全因子和花费因子，对硬件设施则要求较低。 

高频次低消费群体的生活形态对其娱乐休闲态度的影响显著，多以朋友结伴或与陌生人组团的形式，在远距离的观光地和

度假地娱乐休闲；选择娱乐休闲场所深受群体影响，看重花费水平，对硬件设施要求较低。 

中频次中等消费群体的生活形态对其娱乐休闲态度的影响很小，多以家庭出游或与朋友结伴，在度假地与酒店娱乐休闲；

选择娱乐休闲场所看重交通的时间花费和便利性，注重花费水平。 

在长沙市RBD 区域的调查对象中，仍有大多数对娱乐休闲消费持消极态度；中低端消费者仍是娱乐休闲消费主体；虽然对

于不同群体，影响其消费的重要因素各不相同，而安全因子和花费因子仍是RBD 娱乐休闲消费者普遍关注的因素。 

5.1.2 长沙市RBD 建设方向。现有RBD 规划建设的模式与不足，基于娱乐休闲消费行为的长沙市RBD 建设方向应该是，兼

顾RBD 的多元适应性和共性，加强RBD 规划建设中对中低消费群体的娱乐休闲需求的关注；整合资源，使RBD 的建设体系化。

在RBD 规划建设定位时，充分尊重当地居民的生活形态和娱乐休闲行为，才能从根本上使RBD的建设主题鲜明、文化多样。RBD 建

设的规划需形成多尺度、多主体、多层级的体系。 

5.2 研究缺陷与展望 

RBD 的服务对象是城市居民与流动人口，长沙市 RBD 集中区域抽样调查，所获得的样本很难完全吻合未来 RBD 消费人群的

总体特征，同时，仅在长沙市 RBD 区域做调查研究，调研局限明显，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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